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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不是命运的句号，而
是成长的破折号，引出更精彩
的下一段旅程。

我们班里有一位爱读书的王同学，
大家都叫他“小书虫”。平时下课后，王同
学经常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如饥似渴地
阅读书籍，好似一位在知识宝库里探寻
宝藏的探险家。他看书时的眼神也很专
注，仿佛周围的嘈杂声都被自动屏蔽了。

午间自习时，王同学只要完成了学
习任务，便会迫不及待地翻开他心爱的
课外书，像一只勤劳的蜜蜂采集知识的
花蜜。他的表情经常随着书中的情节变
化，时而笑得眉眼弯弯，是被书里的对话
逗乐；时而眉头紧锁，是为书中人物的命
运担忧；时而低头沉思，是在琢磨书中蕴
含的深刻道理；时而又轻叹一声，则像是
被书中的某些桥段触动。因为喜欢阅读，
王同学看过的书越来越多，也积累了丰
富的知识。如今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历
史人文，他都能侃侃而谈。这位“小书虫”
也像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用知识的力
量感染着身边的人。

——《可爱的“小书虫”》（杨乐，石狮
市长福实验小学四年级）

回到家乡的那天，天空湛蓝如宝石，
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绿叶随风摇
曳，好像在热情欢迎我回来。走出机场，
我招手拦下一辆无人驾驶出租车，车子
平稳启动，缓缓汇入城市的车流。车窗外
的景象也让我眼前一亮，各式各样的无
人驾驶汽车在道路上灵活穿梭，它们的
造型千奇百怪，有的车身上“长”着一对
翅膀，看起来如同硕大的飞鸟。有的车顶
安装了螺旋桨，可以随时根据路况，像直
升机一样在空中飞行。还有的车子底盘
装着推进器，我猜这些车能够像船一样
在水上自由前行。

转眼间，车子驶进小区，我再次被眼
前的景象惊艳，昔日的住宅楼已经变成
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它们的外观有的像
巨大的蘑菇，有的好似蓄势待发的火箭，
还有的宛如童话中的梦幻城堡。车子最
终在一栋形似贝壳的大楼前停下，看见
爸爸的身影，我知道自己到家了。没等我
回过神，一个小机器人已经出现在眼前，
定睛一瞧，原来是家里的智能管家来迎
接我了。

——《二十年后的家乡》（黄锴，丰泽
区实验小学五年级）

我的阿公是老家镇上小有名气的厨
师，他经营的面馆靠着一碗卤面，攒下无数
回头客。一晃十多年过去，店里盛面的碗换
了又换，我也从牙牙学语的娃娃，长成亭亭
玉立的少女。

过去每到冬至时节，阿公的面馆门口
经常大排长龙，不少回乡探亲的人都喜欢
来店里点一碗卤面，说是回忆儿时的味道。
这时从外地赶回来团聚的姑姑们，也会来
面馆搭把手，大家分工合作，有的人端面、
收拾碗筷，有的人算账或帮顾客点单。年纪
还小的我就攥着一沓皱巴巴的号码牌，踮
着脚挨个发给排队的顾客。见我卖力帮忙，
有的顾客还会打趣说：“这家孩子真勤快，
老板好福气啊。”若是在灶台前忙碌的阿公
听见了这话，定会嗓门洪亮地应和着：“那
当然，我家囝仔最贴心了！”

那时的我目光经常追随着阿公，看他

的大手拿着冒热气的大锅，有节奏地颠
晃。卤汁在锅里冒泡，溅起的油星子偶尔
溅在手背上，阿公也只是皱下眉，把手背
往围裙上随意蹭一蹭，就继续干活了。

店里店外排队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直到日头偏西，面馆里才终于安静下来。
但阿公只是抽空喝了口水，接着就伸手摸
摸我的头，笑着问：“囝仔辛苦了，要不要
吃双蛋卤面？”我其实早就饿得肚子咕咕
叫，却还是嘴硬说不累，只眼巴巴盯着灶
台，盼着那碗面快点出锅。阿公看出我的
小心思，很快回到灶台边，娴熟地往锅里
打入两颗鸡蛋翻炒，随后添几勺高汤煮
沸，再加入面条与配菜一起焖煮，动作一
气呵成。不一会儿，一碗飘着香气的卤面
就端上桌，那时的我只顾着狼吞虎咽，却
不知这碗阿公做的卤面，会成为我长大后
时常想念的味道。

后来跟父母搬去其他城市生活，回老
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阿公亲手煮的卤面，也
只能在脑海里反复回味。高考结束后，我没
有提前打招呼，悄悄搭班车回了趟老家。抵
达面馆时已经快打烊了，店里没有用餐的
客人，只有阿公一人坐在桌前吃晚饭。我放
轻脚步，学着小时候常听的顾客点单语气，
轻轻喊了声：“老板，要一碗卤面。”阿公闻
声回头，看清是我时，满是皱纹的脸瞬间笑
开了花，他起身时动作慢了些，却还是快步
迎上前，粗糙的手掌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
里满是欢喜：“囝仔回来啦，等着，阿公这就
给你做。”

当阿公端着面走近时，我才发现他鬓
角的白发又变多了，端碗的手也微微发颤，
可碗里的面依旧码得整齐，卤汁裹着肉末
与葱花，金灿灿的炒蛋也是记忆里的样子。
我拿筷子夹起面，入口浓郁的卤香在舌尖

散开，熟悉得让人鼻酸。儿时扒着灶台等面
的画面、阿公颠勺的背影，也仿佛跟着这味
道涌入脑海中。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无论
走多远、过多久，这碗卤面的味道都不会
变，它藏着阿公的心意，也带着家的味道，
是味蕾总能循着找到归途的印记。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
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3级学生）

阿公的卤面
□刘肆伊

我的故乡位于湘江东岸，那里的冬天
不像北方那样银装素裹，大雪纷飞，却有着
别样的风情，让人念念不忘。

每到冬月，故乡的清晨常会被一层薄
雾笼罩着，此时推开窗远眺，可见屋后的山
峦若隐若现，宛如仙境。空气中还弥漫着淡
淡的柴火味，那是家里开始生火做饭的“信
号”，也是冬日特有的温暖气息。

不似泉州的冬天还能看见繁花挂满枝
头，这时老家房前屋后的草木都已枯黄。不
过路边还能发现几朵小小的野花，它们在
寒风中摇曳生姿，仿佛在展示它们顽强的
生命力。这个季节的溪水不再潺潺流动，溪
面被一层薄薄的冰覆盖，偶尔几只小鸟落
在上面小憩，小爪子还会在冰上留

下几道浅浅的划痕。
更让我难忘的是故乡的雪。虽然大多

时候是零星飘落的雪花，看起来却别有一
番韵味。那些雪花有时仿佛片片飞舞的羽
毛，时而又似仙女撒下的花瓣。它们落在枝
头、屋顶和田里，堆积在一起犹如给大地披
上一件白色外衣。

有时雪下得大些，鹅毛似的雪片漫天

飞舞，仔细听还有“簌簌”的声响。往往没过
多久，雪花便把天地染成一片纯白，远处的
山峦裹上厚厚的银装，近处的篱笆也堆满
蓬松的雪团。对孩子们来说，下雪天是最好
玩的时候，以前一到下雪天，我定要出门呼
朋引伴，跟小伙伴们一起去堆雪人、打雪
仗。时常玩到天色渐暗，听见家长的喊声，
一群人才不情愿地抬手拍掉身上的雪沫，
恋恋不舍地往家走。

冬天的故乡上空，还飘着一抹浓郁的
腊味香。这个季节，大人们都会忙着腌制各
种腊味，以备过年时食用。腊味的种类多种

多样，有腊鱼、腊肠，也有腊鸡、腊鸭，还有
带着烟熏香气的腊排骨。若是遇上大晴天，
家家户户还会把腌好的腊味挂在屋檐下晾
晒，醇厚的香气混着冷风飘远，也成为冬日
里最勾人的味道。

来泉州求学后，冬日里常见的是暖阳
和繁花，少见故乡冬日的清冽寒意。晨起时
推开窗，看不见薄雾绕山，鼻尖也嗅不到柴
火与腊味交织的浓香，更寻不到雪落时和伙
伴们追逐打闹的欢腾。但冬天走在校园里，
抬头望见枝头的花，我又会忍不住想起老家
路边那几朵在寒风里倔强摇曳的小花，想起

雪落无声的清晨，想起屋檐下滴着油
珠的腊味。那些关于故乡的冬景总像
一缕风，轻轻拂过我的心头，带着化不
开的乡愁。

（作者系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机械
与电气工程学院2024级学生）

故乡的冬
□李木子

小学四年级的音乐课上，我第一次与
南音相遇。当曲目《共君断约》的旋律如流
水般漫过耳畔，那个曾对音乐无感的我，
竟也被独特的韵律吸引了。琵琶声清脆得
像珠子滚落玉盘，洞箫声好似带着几分呜
咽，虽听不懂唱词，我仍觉得曲中讲述的
动人故事，仿佛轻轻挠着心尖。

课堂上听老师讲解，我才知南音的底
蕴远比想象中深厚，它不仅有悠远的历史
与独特的唱腔，旋律深处还藏着许多细腻
的“情感密码”。比如一曲《山险峻》，就用
激昂的琵琶扫弦和铿锵的铜铃节奏，“勾

勒”出闽南人翻山越岭的坚韧；那首《三千
两金》中的低吟浅唱，则道尽游子漂泊在
外的乡愁与复杂心绪。

一开始我并不懂藏在南音里的千愁
万绪。直到那次在竞赛中失利，我再听那
首《山险峻》，曲中的琵琶声如急雨敲窗，
洞箫音似云开月明，那明快有力的节奏
犹如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胸腔里翻涌，
瞬间冲散了我心底的沮丧与迷茫。我忽
然听懂了曲调里藏着的深意，那不是对
困境的哀叹，而是披荆斩棘的决心。那些
起伏的音节，恰似翻越险峰的脚步，声声

都在告诉我，挫折从不是终点，而是重整
旗鼓的起点。

后来，我又搜集不少南音的曲目来
听，也不再只听旋律，而是试着去了解曲
子表达的情感与深意。比如从《梅花操》的
清雅婉转里品出傲骨，从《八骏马》的雄浑
铿锵中感受豪迈，从《望明月》的低回悠扬
间触到思念，或是从《一纸相思》的缠绵悱
恻里读懂牵挂。南音就这样一点点融入我
的生活，成了我失意时的慰藉和欢喜时的
陪伴。

这天在古城散步，途经一座古厝，正

巧看见一位老者坐在院子里，专注地弹
奏曲目《三千两金》。琴弦轻拨，婉转的
曲调悠悠漫出，带着几分沧桑与怅惘，
和我过去听到的录音截然不同。老者指
尖起落间，似有万般心绪流淌而出，那
是独属于演奏者的深情与体悟。我听得
入迷，心里也不禁感叹南音的魅力，它
从不是尘封的标本，而是有温度、有灵
魂的活态传承，在一代代的指尖与心间
鲜活流淌着。

（作 者 系 晋 江 市 子 江 中 学 初 二 年
学生）

赏南音
□朱高翔

冬至过后，天气愈加寒凉，街上售卖热
腾腾小吃的小摊，愈加受到青睐。就像我家
附近的“勺子煎”摊子，一到傍晚时分，总是
门庭若市。

这个摆在巷口的摊子不大，一个煤炉、
一口大锅和一把铁勺，就是摊主制作“勺子
煎”的全部家当。把锅里金黄透亮的油烧
热，摊主便开始忙活了，用到的食材不多但
很新鲜，有剁碎的猪肉，也有肥美的海蛎和
剥好的虾仁，还有一盆稠乎乎的面糊。有次
跟摊主聊天，我才知看起来最不起眼的面

糊，制作起来很考验手艺，只有拿捏好比例
调出来的面糊，质地不稀不稠，正好可以挂
在勺子上且不易滴落，做出来的“勺子煎”
才更好吃。

食客们的口味不同，点单的要求也有
差别，不过摊主总为之“量身定制”一个“勺
子煎”。只见她拿起那把特制的大铁勺，先
舀一勺面糊打底，接着按照客人的口味，铺
上一些猪肉糜或是几颗海蛎、虾仁，最后再
浇一层面糊，将食材裹得严严实实。随后
把铁勺往油锅里一沉，“滋啦”一声，
热气和香气很快飘散开，勾
得人肚子咕咕直叫。

怕大家等着急，摊主还会解释说炸“勺子
煎”急不得，要让面糊慢慢定型，表面颜色
变成金黄色才行。食客们听了不再催促，都
站在风里静待美食出锅。

我最爱吃刚炸好的“勺子煎”，趁热咬
一口，外皮酥得掉渣，内里却软糯鲜香。尤

其是加料的“勺子煎”，滋
味更有层次，几种食
材的味道在嘴里交

织，让人一吃

就停不下来。
冬天常来买“勺子煎”的食客，有像我

一样放学后饥肠辘辘的学生，也有下班路
过的上班族，准备买几份带回家与家人分
享。还有来旅行的游客，一旦被香气勾住脚
步，定会停下来，买一份“勺子煎”尝鲜。

夜幕降临，巷口的路灯亮了，摊子的热
气还在袅袅升腾。刚出锅的“勺子煎”带着
诱人的香气，食客们都顾不得烫，捧着纸袋
子，大快朵颐，眉眼间都是满足。我想冬日
的小确幸，或许就藏在这一口热乎乎的鲜
香里。

（作者系安溪县慈山学校初三
年学生）

勺子煎
□周 涵

早就听闻江南水乡的景色美如画，今
年，我终于有机会到此一游，与家人一起
领略如诗似画的风光。

抵达水乡的当天，我们一行人先找了
家临河小店歇脚，随后又兴致勃勃地登
上游船。没想到刚上船不久，天空就飘
起了小雨，细密的雨滴落在水面上，随
即泛起点点涟漪，好像无数欢快舞蹈的
小精灵。比起抬头看两岸的风景，我更
喜欢水中倒映的白墙黑瓦，那景致朦朦

胧胧的，犹如一幅晕染开的水墨画，好
看极了。

小船缓缓穿过一个石洞，我转头一瞧，
发现两侧石砖上布满碧绿色的青苔，它们
被雨水浸泡后显得格外鲜亮。仔细看，石壁
上还刻着一些小字，雨水冲刷着字迹的纹
路，好像在无声讲述水乡的老故事。

穿过石洞，空气中泥土和花草混合的
气味变得愈加浓烈，岸边的柳枝掠过水
面，好像在整理被雨水弄乱的水面。撑着

伞站在船头赏景，拂面的风不刺骨，仿佛
一双温柔的手轻抚脸颊，又似一首悠扬小
曲在耳边弹奏，让人感觉无比惬意。

下船后，街上的各种声音渐渐清晰起
来：评书先生抑扬顿挫的讲书声，戏台上
花旦婉转的唱戏声，还有茶馆里的交谈
声，让人听得格外舒心。几位阿婆坐在石
阶上唠着家常，手里还编着精巧的竹篮，
一旁的大树下有一群人摆着棋盘对弈，时
不时传来几声爽朗的笑声。瞧见街边的小

摊上摆着各式油亮亮的糕点，我赶紧拉着
家人一起去挑选，想每个味道都尝尝。

水乡的景色犹如一幅流动的画卷，置
身其中，让人流连忘返。短暂的游览只能
走马观花，不过那些白墙黑瓦、细雨涟漪，
还有热闹的市井声，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
中，让我愈加期盼能再来一趟，可以慢慢
感受水乡的魅力。

（作者系鲤城区东门实验小学五年级
学生）

游水乡
□蔡梓恩

我一直很喜欢河边的那丛芦苇。它春
生新绿，夏展青姿，秋披素纱，冬立寒波，每
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模样”。

不过我偏爱冬日里的芦苇，此时苇茎
上的芦花，摸起来不似仙人掌那般扎手，它
的触感很柔软，好似蓬松的棉絮。芦苇秆又
细又长，看起来就像一根根笔直的棍子伸
向天空。入冬后，芦苇叶子褪去了翠绿，只
剩深绿和鹅黄交织，远远望去，犹如扁舟，

又似收起来的折扇。
冷风时而拂过河面，芦苇也跟着摇

晃起来，看起来好像一群身材纤细的舞
者正在翩翩起舞。我有时会蹲在河边欣
赏芦苇的“舞姿”，怎么也看不厌。这个季
节没有恼人的蝉鸣，耳边只有“哗哗”的
流水声，听起来宛如河水在低声歌唱，为
芦苇的舞蹈伴奏。如果迎风站着，还能闻
到一股淡淡的清香，那是芦苇散发的味

道，沁人心脾。
以前，我经常与小伙伴们相约到河边

玩。我们总爱一头扎进芦苇丛，或踮着脚
尖与芦苇比身高，或摘下一把芦苇，然后
使劲摇晃，看细碎的芦花簌簌飘落，如同
下雪一样。有时我还把芦苇穗扛上肩当

“青龙偃月刀”，想象自己是威风凛凛的关
公，在河边大步流星地踱着方步。我们的
嬉笑声不时惊起芦苇丛里躲风的麻雀，看

着它们扑腾翅膀飞起来，我们一群人便立
马丢下手里的芦苇穗，开始追着麻雀在河
滩上跑。

如今，升入高年级，我去河边玩耍的
时间变少了。不过我依旧会趁课余的闲
暇，绕到河边去看那丛芦苇，看芦花轻
摇，听风声掠过苇叶，享受与芦苇相伴的
乐趣。

（作者系南安市枟林小学六年级学生）

那丛芦苇
□黄桂月

分糖果

叔叔考侄子算术题时问：
“拿6块糖让你和弟弟均分，你应
该分几颗给他？”

侄 子 想 了 想 后 ，回 答 道 ：
“两块。”叔叔又问：“怎么是两
块？你不是已经学会除法了？”侄
子点点头，说：“我是学会了，但
弟弟还没学啊，他看不出来少分
一块糖。”

冬 眠

老师讲动物冬眠时提问：
“谁知道熊冬天为什么要睡６个
月的觉？”

一位同学立刻举手，回答
道：“因为没有人敢去叫醒它。”

售 罄

甲和乙排队买烧饼，排在后
面的乙问甲说：“我一口气能吃3
个烧饼，你呢？”

甲不服输地说：“我能吃 5
个。”乙又说：“那你还是输了，我
能吃 8 个。”甲反驳道：“胡说，我
最多能吃10个烧饼。”

最后，甲拎走了一大包烧
饼。轮到乙时，老板无奈地说：

“就剩10个烧饼，刚都卖光了。”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
奉寄稿酬。）

（（CFPCFP 图图））


